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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次单位组织离退休老干部
联谊会，一帮老头闲聊，说起家里
的老太婆，发现她们都喜欢广场
舞。外号“百事通”的李老头调侃
说：关于阴阳问题有这么个说法，
男性小时候阳气最足，所以小男孩
好动老跑来跑去打打闹闹，女性小
时候阴气最足，所以小女孩大多安
安静静。随着年岁增长，男性阳气
渐衰、阴气渐盛，所以中年男子大
多不喜欢陪妻子逛街。而女性年纪
越大，阳气越来越胜过阴气，所以
中年女性喜欢往外跑，就算老年
了，还会不安分的成天往广场舞里
扎堆。不信大家看，广场舞大多是
老太太，就算有个老头儿，哈哈哈，
这老头保管是别有用心的。

听了这说法，黄老头对黄老太
痴迷广场舞这癖好，还真理解了不
少。但“别有用心”这词，在黄老头
心里起了涟漪。于是，黄老头花了
一个多月时间，暗里跟踪、周密观
察，但没发现黄老太与跳广场舞的
某老头暧昧，因为黄老太跳广场舞
这堆人，全是老太太。

不过排除这方面嫌疑后，黄老
头还是对黄老太跳广场舞有所不
满。黄老头一旦心情不好，就会觉
得严重不满。黄老头是希望黄老太
多呆在家里，打扫打扫卫生，多花

点时间做做菜，做出好多花样来。
黄老太年轻时，不就是这样吗！如
果黄老太呆在家里，黄老头看到她
的背影，都觉得心里有着落些。就
算两个人为点小事拌个嘴，黄老头
也会觉得日子欢快些。这感觉，当
然都是在黄老太早晚出去跳广场
舞，黄老头一个人独自呆在家里的
时候，莫名烦躁的时候，才涌起来
的。可这感觉，黄老头打死都不会
和黄老太说。黄老头觉得如果和黄
老太说这些，有什么意思，简直掉
价！想当年，想那么几十年，黄老太
她敢这样扭扭屁股就甩家不管
吗？！

早上六点一过，黄老太就起来
了，梳妆打扮一番，准备出去跳广
场舞。前两年刚跳广场舞的时候，
黄老太早上出去前，会正儿八经把
早餐做好。可好像今年以来，黄老
太早餐也不做了。有次黄老头说，
那么急着出去啊，你就快点去吧，
呆在家里看着烦，早餐不用你做
了，我自己来。黄老头说这话是带
着点怨气和说反话的意思的，没想
到黄老太没有坡也下驴，假装丝毫
听不懂黄老头意思里面的意思，说
好，那我就不做了，你自己弄吧。

这天黄老头早上没吃，中午没
吃，饱气了一天。此后大半年，黄老
太就一直没做早餐，当然也没在家
吃过早餐。黄老头就基本戒掉了早
餐，有时是不想做，更多的时候是
没胃口。

黄老太早上跳完广场舞，一般
上午十一点左右回家，带回中午和
晚上的菜。所以黄老头中午这一
餐，还是很正常的，吃的也非常可
口，就像以往那么几十年一样。以
往几十年，黄老头在政府部门上

班，就是因为黄老太做菜好吃，所
以每天中午赶回家吃。

但晚上这一餐，黄老头就非常
难受了。以往几十年，都是在傍晚
七点左右吃晚饭，可自从黄老太爱
上广场舞以后，都是在五点左右就
做好饭菜。黄老太一个人津津有味
地吃，也不管黄老头吃不吃，吃完
径直出去联络跳广场舞了。不过，
黄老太走的时候会很关心地叮嘱
一声，早点吃啊，晚上早点吃对身
体好，这是科学道理。

黄老头就说，走走走，我就是
习惯七点吃。黄老头心里想，死老
太婆，什么科学道理，你不就想着
早点去跳广场舞呗。黄老太走后，
黄老头有时候吃点晚饭，有时候干
脆不吃，一个人呆在家里看看电
视，无聊的时候拿手机玩。

“五一”劳动节这天，儿子回
来了，硬是教会了黄老头玩手
机、玩微信，儿子还帮忙加了儿
子隔壁刘老太微信。刘老太这人多
才多艺，能说会道，曾经是大美人，
现在还依稀看到年轻时美的影子。
去儿子家时，黄老太、黄老头常去
刘老太家串门，和刘老太聊得来。
当然，儿子教黄老头玩微信，目的
是有空和老爸老妈视频一下，嘘个
寒问个暖。黄老太忙着跳广场舞，
没啥心情玩手机玩微信。

黄老太和黄老头的日子，除了
儿子回来的时候，除了去Z城儿子
家过上一两个礼拜，就这样过着。这
样一过，一晃快三年了，终于，黄老
头受不了了。

这天晚上九点半钟左右，黄老
太正要按时睡觉，黄老头说，你那个
广场舞，跳的有啥意思。黄老太一
听，顿时精神抖擞，说，锻炼身体、丰

富精神生活啊，你不知道咱中国广
场舞征服全世界了吗！黄老头嗤之
以鼻，什么玩意儿，不就内心空虚
嘛！黄老太立马脸一翻，你这话什么
意思啊？难怪拉你也不去！

黄老头说，难道不是吗？你看
你们，湿地公园空气多清新、环境
多优雅、场地多舒适，你们居然不
去！市场边那个小公园你们就喜
欢，空气不好、卖菜声也叽叽喳喳，
地上还垃圾一堆堆，你们就天天
去、早晚去。为什么啊，不就为了路
过的人多，大家都看怪物一样看你
们一眼吗？这说明你们就是有一颗
不甘孤单寂寞的心，就想人家多看
你一眼。你们那教舞的老师什么
的，站在前面东张西望，哪个路人
看一眼，她就回看一眼，哪真心跳
舞啊！黄老头说完今天从微信朋友
圈看到的一番话，感觉一针见血戳
中了黄老太的痛点，非常解气。

可黄老太才愣了两三秒，莞尔
一笑，一点都不生气的样子，再接着
哈哈哈笑了一阵后说，我们才不孤
单、不寂寞。说完，径直进卧室睡觉
了。这下把黄老头气得够呛，嘴里反
反复复说，好好好！

第二天，黄老太跳完早班舞回
来，直到做好中饭，还是没见黄老头
影子。黄老太也没多在意，老头可能
找老朋友喝茶去了。可做好晚饭，依
然没看到黄老头回家，打电话也是不
接，黄老太心慌了，就打电话给儿子。
儿子很奇怪地问，爸没和你说吗？他
来我这了，中午就到了，下午一直和
隔壁刘老太写毛笔字呢，刚吃了晚饭
就两人一起跳广场舞去了！

黄老太顿时心里一紧，急切切
地说，儿子你快飞过来，立马接妈过
去！

围龙屋东、西两边对称，前低
后高，主次分明，里面有厅堂、天
井、水井，从前住有 10多户人家。
哑叔十多年前因家乡水灾流浪到
这个地方时，围龙屋已经空了。家
家户户都在旁边盖起了新的房
子，围龙屋只放柴草、杂物。村里
人可怜哑叔孤苦伶仃、无依无靠，
就叫他随便在围龙屋挑个房间住
下。这里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饿
不了。哑叔对村里的人无限感激，
从此便在村子里住下了。

哑叔并不哑，只是他不爱说
话，别人问话不是点头就是摇头。
他也从没有说过自己叫什么名
字，没有说过家乡的事。天长日久
的，大家都叫他哑叔，他点点头，
看着对方，表示回答。

孩子们会欺负这个流浪汉，
常常追着他，给他扬泥沙，故意将
他厨房里的食物撒很多盐。哑叔
并不恼，还经常给孩子们零食。他
是真心喜欢这些孩子，他的一双
儿女被大水冲走时也是这么大，
也是这么调皮捣蛋。

他在门前的河边种了一棵
“不知春”，不知春也叫无争树，总
是在春天落叶，在夏天发芽，所以
叫“不知春”。也有人说它自顾自
生长，不管什么春夏秋冬，与世无
争。

每年春天，哑叔就坐在岸边，
静静地看着无争树那细细的叶子
纷纷落在水中央，跟着光影舞蹈
着，许多雀儿叽叽喳喳在树枝中
间飞来飞去。看着这些，他产生了
一种非常温暖的感觉。

哑叔种的地并不多，他常常
给左邻右舍帮工。收割稻谷的时
候，他就一个人在另外一头，挥动
着镰刀将禾束一把一把割倒，再
一搂一搂地将禾束一遭一遭地抱
到打禾机旁边。每天，他从天亮到
天黑不紧不慢地忙着这些庄稼，
从这一家忙到另外一家。主人端
来茶水叫他喝，他摇摇头，指了指
田埂上的水壶表示自己有带水。
唤他一起回家吃饭，他也指指围
龙屋，表示要回去吃。他什么都不
肯要别人的，仿佛喝一口水就是
占了多大便宜似的。他来的时候
一无所有，现在也一无所求。

哑叔把什么东西都留着，在
他眼中没有一件东西是废品，因
为任何东西都可以重复利用。旧
报纸可以用来包鱼干，纸袋子可
以用来装花生米，豆腐乳瓶可以
用来装盐，绳子可以搓成一团，放
好和黄麻皮一起编织箩索（安装
在箩筐上的绳索），小铁棍可以挖
躲在墙角里面的野草……

他整天忙忙碌碌，将围龙屋
房梁上的瓦一一检修好，雨天再
也不见漏雨。屋里每个角落都打
扫得干干净净，孩子们都喜欢到
围龙屋的大厅游戏。他喜欢坐在
门墩上一边编织竹器，一边听孩
子们嬉笑怒骂的声音。他编织了
好多鸡笼、鱼篓、箩筐、筛子……
一一送给了村里的人。如果有多
就挑到集市上去卖，顺便带些零
食回来分给孩子们吃。

有一年，五爷爷家失窃了，丢
失了一只祖传的金镯子，还有一
瓷罐古铜币。村里沸沸扬扬，都说
那是无价之宝啊。还有人说当天
看见哑叔鬼鬼祟祟地从五爷爷家
门前经过。

“原来哑叔是这样的人，真想
不到。”

“看他忠厚老实的样子，人不
可貌相。”

“真是引狼入室……”
后来，哑叔想给村里人帮工，

都被他们拒绝了，编织的竹器大
家也不要了，孩子们也不再到围
龙屋玩耍了。久而久之，哑叔就全
明白了。明白过来的哑叔突然害
怕见人，就是遇见小孩子，脸也会
刷地一下红了。

来年春天，阳光洒落在潺湲
的流水中，岸边的无争树黄了叶
子。哑叔坐在树下发呆，他抬头看
天，是干净的蓝，白云一朵一朵飘
过。他凝望着这一切，把从前的事
情回忆了一遍，把所有在意的一
切重新想了一遍，然后汹涌的泪
水从他悲伤的眼中流出来。

这是他最后一次亲近这个他
深爱着的村庄，第二天他就离开
了。

不久，五爷爷家丢失的东西
找到了，原来是被他家那个调皮
捣蛋的小孙子藏到谷堆里去了。

村里人路过无争树时，不免
回头看看空空荡荡的围龙屋，心
中一片怅然。

他来的时候一无所
有，现在也一无所求。

无争树
□燕茈

傍晚，素芳在阳台上喊：“老
公，我晾的衣服飘到楼下张奶奶
的院子上去了，你去捡上来吧！”

老王没好气地说：“你咋这么
不小心啊！楼下那老婆子变态，谁
去她家就骂谁。上次下大雨，去提
醒她收晒在院子里的棉被，她不
由分说，把我当贼一样骂了半天。
我早说过，以后她家出什么事我
都不管了！”

素芳说：“你先敲门，好好跟
她说说。”

一会儿，老王就捡了衣服上
来了，气呼呼地说：“一个孤老婆
子真够凶的！一见我就骂开了，太
没口德了！”

三天后，老王下班刚到家，素
芳又说：“老公，今天风大，你那件
蓝衬衣飘到楼下张奶奶的阳台上
去了，你去捡回来吧！”

老公一听就火了：“我才不去

讨骂呢！要去你去！”
素芳说：“我膝关节不好，你

就去一趟吧！”
老公捡了衣服，铁青着脸上

来：“又挨了一顿臭骂。以后你晒
衣服一定要夹住了，千万别再掉
到楼下去了！”

第二天一大早，素芳在阳台
上又叫起来：“老公，我的衣服又
飘到楼下去了！”

老公怒不可遏：“刚洗的衣
服，怎么会掉下去，你是故意的
吧？要去你去！”

素芳说：“是我不小心掉下去
的！还是你那件新买的羊毛衫呢！
这样吧，我跟你一起下去捡，好
不？”

夫妻俩一起来到楼下，敲起
了张奶奶的门。可是，敲了很久，
也没有人来开门。素芳急了，让老
王叫来了保安。

一开门，煤气扑面而来，张奶
奶躺在床上，昏迷不醒。

医院里，苏醒过来的张奶奶
握着素芳的手说：“姑娘，谢谢你
啊！是我不好,老头子过世后,我动
不动朝邻居撒气。现在我知道了，
上次我忘关煤气，让你闻到糊焦
味，你家衣服就开始总掉我家阳
台了……”

第二天一大早，素
芳在阳台上又叫起来：

“老公，我的衣服又飘
到楼下去了！”

老 公 怒 不 可 遏 ：
“刚洗的衣服，怎么会
掉 下 去 ，你 是 故 意 的
吧？要去你去！”

飘到楼下的问安
□褚永荣

这天黄老头早上没
吃，中午没吃，饱气了一
天。此后大半年，黄老太
就一直没做早餐，当然
也没在家吃过早餐。黄
老头就基本戒掉了早
餐，有时是不想做，更多
的时候是没胃口。

黄老太与黄老头 □曾林峰

经同乡介绍，牛小虎认识了也
是同乡的小梅。小梅在一家饭店端
盘子。她略略有点姿色，朴实文静，
有时不知为什么，脸就红了。牛小
虎比她大两岁，又是男人，因此就
觉得有一份责任，他对她说，出门
在外不容易，以后有什么事就吱
声。小梅脸又红了，开口道，谢谢牛
哥！牛小虎玩笑道，我是姓牛，可一
点都不牛啊！

牛小虎看小梅是新来的，口气
不免大了点。其实，他就是地下澡
堂子里的一个搓澡师，晚上熬夜，
挣点辛苦钱。牛小虎也曾在饭店干
过，还在小工厂里当过工人，后来，
因为搓澡这一行当能多挣俩，于是
他就下到澡堂子里来了。

牛小虎和小梅的交往逐渐熟
络了起来。再后来，两人隐隐约约
地谈起了恋爱。这下，牛小虎搓澡
搓得更起劲了，因为他要攒钱，娶
小梅，买房子。

随着时间的推移，小梅不再有
先前的拘谨和淳朴了，她的眼睛亮
了起来，一张红润润的小嘴能说会
道，而且，她穿着饭店工作服的姿
影，清爽，秀挺，楚楚动人。后来，她

竟当上了饭店的带班。有一次，牛
小虎目送小梅远去，直到她的背影
消失，他才转身离去。

小梅越来越适应城里的生活
了。又过了些日子，她搬出了饭店
的蜗居，租下了附近小区里的一套
小房。也就是从那时开始，小梅开
始疏远起牛小虎。牛小虎有自知之
明，他觉得自己配不上她了，想把
事情说开去。那天，抽个空当，他来
到了小梅的住处。

一见到牛小虎，小梅很惊讶，
说是你啊。牛小虎说，是我。小梅
问，有事？牛小虎说想跟你谈谈。小
梅面色有些不自然，说道，马上有
人来找我呢，你有什么事？牛小虎
一时很尴尬，干脆说道，这么着，咱
俩的事就拉倒吧。小梅说，咱俩的
什么事？牛小虎忽然觉得，原来以
前自己是剃头挑子一头热，遂呵呵
笑道，对啊对啊，能有什么事。小梅
抬腕看一眼手表。牛小虎说，那我
走了，以后有什么事就吱声。小梅
边说谢谢牛哥，边匆匆走至门口，
把门打开。出了门，牛小虎回头叮
嘱道，和人交往多长个心眼，有事
打我电话。小梅甜甜地道声拜拜。

走出楼门洞，迎面碰上一个正
埋头打手机的男人。牛小虎不由得
一个愣怔，这人他认识啊，是马哥。
马哥是外地人，在这边开什么磨具
厂，年龄不大，却很有老板的派头，
他特别爱洗澡，而且每次都要牛小

虎给他搓澡。牛小虎搓澡轻重有
度，手法细腻，服务周全，总是把马
哥伺候得舒舒服服。

在牛小虎心思犯嘀咕的时候，
马哥已经进了门洞，显然，他没有
注意到牛小虎。出了小区，牛小虎
吹起了《游击队歌》的口哨，反复
吹，一直吹到了地下澡堂子。

第二天，牛小虎瞅空给小梅去
了个电话，问她是不是在跟马哥交
往。小梅有所警觉，问道，这话是什
么意思。牛小虎就说马哥这人我认
识，经常去搓澡，总的感觉是，人还
不错。小梅轻轻噢了一声。牛小虎
笑道，喝喜酒时别忘了请我啊！小
梅就在电话里笑嘻嘻地啐了他一
口。

之后，牛小虎和小梅就很少再
来往了。

马哥照旧来澡堂子里搓澡。他
个头高，胖，每次白花花的一堆肉
往那里一摊，任凭牛小虎鼓捣，期
间，两人还能唠些不咸不淡的嗑，
完事后，马哥坐起来，喊一声“舒
服”。接着，牛小虎把拖鞋摆好，搀
扶他下来。

一天晚上，马哥和朋友酒后来
搓澡。邻床的朋友笑问，听说你和
小梅闹掰了？马哥说，是，前两天让
我打了。牛小虎听了这话，搓澡的
动作缓了下来。那朋友又说，叫我
说，散伙吧，扯淡的事。马哥冷笑
道，本来就是扯淡嘛，可她当真了。

这一次，牛小虎浮皮潦草地给马哥
搓完了澡。马哥笑对牛小虎道，小
虎你是怎么了，没吃饱啊。马小虎
没接他的话茬儿。

第二天，牛小虎给小梅去了电
话，劈头就问，小梅，姓马的打你
了？

小梅哭了起来，哽咽道，都怪
我瞎了眼。

牛小虎骂道，这个坏蛋。
小梅涩涩地说，我要回家了。
牛小虎狠道，我要教训教训他

姓马的。
小梅劝道，千万别，他人高马

大的，也没啥大不了的，好合好散
吧。

牛小虎气冲冲地说，你别管。
说完，挂了电话。

一天夜里，马哥又来搓澡。牛
小虎心里道，好，你可来了。搓澡
时，他便使出了浑身的气力，差不
多给姓马的搓掉了一层皮呢。拍打
背时，他不是拍抚，简直就是剁肉
般地击打。沉浸在这啪啪啪的击打
声里，牛小虎心里生出一阵阵报复
得逞的畅快感。姓马的伏着头，疼
得直哼哼。似乎几次想欠头提醒牛
小虎，都被牛小虎摁了下去。这一
顿报复下来，让牛小虎大汗淋漓，
气喘不已。

马哥下了搓澡床，轻轻拍拍牛
小虎的肩膀，道：“虎子！这次搓得
最好，以后就这么搓。”

第二天，牛小虎瞅
空给小梅去了个电话，
问她是不是在跟马哥交
往。小梅有所警觉，问
道，这话是什么意思。

搓澡师的报复 □李金海

花格子走进店里的时候，已是
晚上九点多钟了。眼看就要关门打
烊，店小妹还是立马迎上去，“帅
哥，你随便看看。”

花格子面无表情，也不回应，
两只圆溜溜的眼睛盯着墙角的摄
像头发呆，三秒钟后才移开。

店小妹跟在花格子身后说：
“帅哥，你需要买些啥，我帮你取。”
花格子仍然没有回应，他走到挂着
各式女式包柜前，拿起一个看了看
又放下，又拿起另一个包瞧了瞧又
放下。店小妹跟着花格子在店里转
来转去，始终没有明白他需要买些
什么？

花格子走到摆满各种饰品的
柜前，又是看看这个瞧瞧那个，不
问价钱也不说买与不买。

花格子一直沉默不语，两只眼
睛却不停地观察着周围的一切。这

一举动，连做了五年导购员，在顾
客面前夸夸其谈的店小妹也无语
了。

店小妹心里有些发毛，她不清
楚花格子的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何
种药。想起白天晚报上一家金店被
劫的新闻，店小妹冒出了一身冷
汗，双脚开始微微颤抖。

这时，花格子注意到了墙上贴
着的一张A4纸上的字:监控运行
中，小本生意，敬请自重。看到花格
子这个举动，店小妹愈加恐惧了。

就在这时，一个身穿粉红色衣

服的美女走了进来。店小妹心里那
块压制她近半小时的石头刚要落
地，那美女冲着花格子嚷道：“都多
长时间了？还没下手？”店小妹一
愣，心怦怦直跳，这莫非就是传说
中的雌雄大盗？

“喊你买个发夹，都这么长时
间，啥时才能改掉你那磨磨叽叽的
臭毛病啊？”那美女冲花格子又是
一阵数落。

店小妹还愣着，那美女已走到
饰品柜前，拿起一个粉红色发夹，

“小妹，多少钱一个？”

虚惊一场 □李柯漂

花格子一直沉默不
语，两只眼睛却不停地观
察着周围的一切。这一举
动，连做了五年导购员，
在顾客面前夸夸其谈的
店小妹也无语了。


